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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輕
時
迷
信
友
誼
，
其
後
的
日

子
卻
不
斷
感
到
友
誼
的
疑
惑
，
特

別
是
當
日
換
星
移
，
人
面
全
非
的

時
候
。

問
題
來
了
：
如
果
朋
友
變
得
十

分
平
庸
且
無
甚
可
取
的
時
候
，
還
要
守

在
他
或
她
的
身
邊
嗎
？
即
使
放
下
了
精

英
主
義
，
如
果
對
方
連
道
德
操
守
都
出

現
了
問
題
，
例
如
好
食
懶
飛
、
拋
妻
棄

子
、
以
賒
借
度
日
，
甚
至
變
成
了
嫖
客

或
虐
待
家
人
的
時
候
，
還
要
維
持
這
段

友
誼
嗎
？
如
果
朋
友
當
了
貪
官
，
常
常

做
出
令
你
蒙
羞
的
事
情
，
甚
至
向
你
隱

瞞
欺
詐
，
還
要
跟
之
做
朋
友
嗎
？

總
是
有
些
底
線
要
遵
守
。
羅
馬
著
名

演
說
家
西
賽
羅
說
：
﹁
友
誼
的
基
礎
在

美
德
，
別
人
相
信
你
有
美
德
，
所
以
才

與
你
建
立
友
誼
。
你
若
放
棄
了
美
德
，
友
誼
也
就

不
存
在
了
。
﹂
因
此
他
提
出
了
一
條
保
護
友
誼
的

準
則
：
不
要
求
他
人
做
不
名
譽
的
事
情
。

但
太
多
人
濫
用
友
誼
了
，
且
以
自
己
的
貪
婪
與

危
難
為
大
前
提
，
要
求
他
人
做
不
義
之
事
。
日
常

裡
最
常
見
的
，
包
括
招
孩
子
入
名
校
、
取
老
人
院

床
位
、
換
得
各
種
優
惠
。
友
誼
來
自
一
份
盲
目
的

感
情
，
彼
此
識
於
微
時
。
人
生
歷
史
不
能
回
頭
改

寫
了
，
小
時
候
與
你
有
緣
，
一
生
一
世
總
是
要
照

顧
，
友
誼
好
使
好
用
，
但
在
重
要
關
頭
還
需
要
展

示
愛
與
尊
重
。
因
此
嫌
棄
是
不
應
有
的
，
直
斥
其

非
才
會
帶
來
效
果
。

但
朋
友
還
是
最
好
有
個
距
離
，
彼
此
尊
重
。
希

臘
哲
學
家
在
紀
念
跟
斯
巴
達
的
戰
爭
中
發
表
了
這

樣
的
演
說
：
﹁
我
們
的
政
治
生
活
是
自
由
又
開
放

的
，
正
如
人
與
人
的
關
係
。
我
們
在
私
生
活
中
彼

此
不
相
猜
疑
，
鄰
居
做
他
們
愛
做
的
事
，
朋
友
不

會
報
以
臉
色
，
只
會
在
生
活
的
無
拘
無
束
中
彼
此

寬
容
，
不
越
軌
。
﹂
這
是
對
友
誼
的
幻
想
，
但
也

是
善
哉
一
生
的
條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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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張
衍
榮

友誼的條件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佛
洛
伊
德
晚
年
獲
頒
歌
德
文
學
獎
，
他
與
里
爾
克
、

湯
瑪
斯
曼
、
羅
曼
羅
蘭
、
褚
威
格
等
作
家
都
有
交
情
。

他
在
八
十
歲
生
辰
收
到
一
份
禮
物—

—

由
一
百
九
十
一

名
作
家
、
藝
術
家
集
體
署
名
的
禮
狀
，
由
湯
瑪
斯
曼
面

交
。
事
實
上
，
他
的
學
說
對
文
學
及
文
學
評
論
影
響
極

大
。佛

洛
伊
德
生
於
一
八
五
六
年
，
一
九
三
九
年
去
世
，
一
生

著
作
甚
豐
，
單
單
是
倫
敦
版
︽
佛
洛
伊
德
全
集
︾
就
有
八
十

卷
。
在
坊
間
常
見
的
佛
洛
伊
德
著
作
譯
本
當
中
，
楊
庸
一
所

譯
的
︽
圖
騰
與
禁
忌
︾
大
概
是
比
較
富
於
趣
味
的
一
本
，
至

少
比
︽
精
神
分
析
引
論
︾、
︽
夢
的
分
析
︾、
︽
愛
情
心
理
學
︾

等
易
讀
得
多
，
而
且
有
趣
得
多
。
當
然
，
這
只
是
個
人
的
閱

讀
趣
味
，
與
所
謂
學
術
價
值
無
關
。

︽
圖
騰
與
禁
忌
︾
卷
前
有
楊
庸
一
的
﹁
譯
者
序
﹂，
這
篇

序
言
開
宗
明
義
地
指
出
：
﹁
存
在
於
原
始
民
族
部
落
中
的
各

種
禁
忌
圖
騰
崇
拜
以
及
因
而
衍
生
的
圖
騰
社
會
一
直
是
極
具

吸
引
後
代
專
家
學
者
研
究
的
課
題
，
禁
忌
、
圖
騰
與
宗
教
的

核
心
及
本
質
也
是
數
千
年
來
人
們
爭
論
的
中
心
。
︽
圖
騰
與
禁
忌
︾
一

書
即
是
佛
洛
伊
德
對
此
難
以
解
答
的
謎
題
所
做
的
突
破
性
發
掘
。
﹂
此

書
分
為
四
章
，
亦
即
佛
氏
對
﹁
圖
騰
與
禁
忌
﹂
此
一
命
題
所
作
出
的
四

個
層
次
的
討
論
。
佛
洛
伊
德
晚
年
寫
了
一
篇
文
章
，
討
論
此
書
及
文

化
、
文
明
諸
問
題
，
題
目
是
︽
關
於
文
明
、
文
化
與
現
代
人
的
問
題
︾

︵T
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
楊
庸
一
將
之
節
譯
，
附
於
卷
前
，
從
中

可
窺
見
佛
氏
理
論
的
要
點
。
佛
氏
認
為
：
人
生
的
目
的
主
要
還
是
由
享

樂
原
則
所
決
定
。

佛
洛
伊
德
認
為
人
生
於
世
，
由
於
生
活
負
擔
太
重
，
煩
惱
日
增
，
而

人
的
苦
惱
主
要
來
自
：
︵
一
︶
自
然
界
的
壓
力
；
︵
二
︶
自
身
肉
體
的

弱
點
；
︵
三
︶
家
庭
、
社
會
、
國
家
及
人
際
關
係
的
不
安
全
感
。
這
些

都
是
來
自
生
理
和
心
理
的
壓
力
，
使
人
需
要
一
種
精
神
上
的
麻
醉
。

至
於
逃
避
的
方
式
，
佛
氏
認
為
有
以
下
五
種—

—

其
一
：
藥
物
中
毒

—

藉

迷
幻
藥
自
我
麻
醉
，
以
暫
時
忘
卻
煩
惱
；
其
二
：
抑
制
衝
動

—

禁
慾
論
者
認
為
慾
望
是
煩
惱
的
根
源
，
降
抑
慾
望
即
有
效
地
減
少

煩
惱
；
其
三
：
昇
華—

—

藉

自
我
的
提
升
，
把
自
心
的
心
理
困
境
以

更
合
理
或
積
極
的
方
式
表
達
出
來
；
其
四
：
幻
想—

—

藉

幻
想
來
滿

足
自
己
的
希
望
和
祈
求
。
藝
術
即
為
一
種
幻
想
的
典
型
代
表
；
其
五
：

脫
離
現
實—

—

壓
力
太
大
而
無
法
抗
拒
，
有
些
人
便
會
脫
離
現
實
，
這

是
造
成
妄
想
的
因
素
。

在
︽
圖
騰
與
禁
忌
︾
的
第
二
章
，
佛
洛
伊
德
對
﹁
塔
怖
﹂
或
﹁
塔
布
﹂

︵T
aboo

︶
是
玻
里
尼
西
亞
︵Polynesia

︶
的
一
個
字
眼
，
意
即
月
經
，

亦
即
禁
忌—

—

既
有
崇
高
的
、
神
聖
的
意
指
，
也
有
神
秘
的
、
危
險

的
、
制
止
的
、
解
釋
不
潔
的
意
思
。

佛
氏
引
述
人
類
學
家
湯
瑪
士
︵N

.
W
.
T
hom

as

︶
在
︽
大
英
百
科
全

書
︾
對
禁
忌
所
下
的
定
義
，
以
及
不
同
的
禁
忌
都
有
某
些
特
色
：
︵
一
︶

經
由
瑪
那
︵m

ana

，
一
種
神
秘
力
量
︶
依
自
然
的
或
直
接
的
方
式
，
附

在
人
或
物
身
上
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
二
︶
經
由
瑪
那
以
間
接
或
傳
染
的

方
式
所
注
入
而
產
生
的
結
果
；
︵
三
︶
中
間
的
，
亦
即
上
述
兩
種
因
素

同
時
存
在
，
一
如
妻
子
屬
於
她
的
丈
夫
一
樣
。

根
據
︽
大
英
百
科
全
書
︾
的
解
釋
，
﹁
被
視
為
禁
忌
的
人
或
物
可
以

用
帶
電
體
來
加
以
比
喻
，
他
們
乃
是
那
種
可
經
由
接
觸
而
傳
遞
可
怕
力

量
的
容
納
地
方
，
同
時
，
如
果
激
發
這
種
放
電
的
生
物
體
本
身
太
脆
弱

而
無
法
抗
拒
它
們
時
，
則
會
產
生
破
壞
作
用
﹂。
國
王
和
領
袖
具
有
較

大
的
權
力
，
直
呼
他
們
名
字
，
將
招
致
殺
身
之
禍
；
被
冒
犯
的
人
身
份

愈
高
，
產
生
的
危
險
性
便
愈
大
。

圖騰與禁忌
葉　輝

琴台
客聚

今
午
得
接
訊
息
，
報
界
名

宿
、
一
手
拉
阿
杜
進
影
視
傳

媒
的
前
︽
華
僑
日
、
晚
報
︾

娛
樂
版
主
編
，
亦
是
前
金
鼎

影
業
公
司
創
辦
人
之
前
輩
馬

穎
頤
先
生
退
休
三
載
後
，
這
個
二

月
初
在
愉
景
灣
別
墅
安
然
逝
去
，

兒
孫
輩
通
知
這
些
舊
部
已
定
在
二

月
底
，
為
馬
老
辦
殯
禮
，

﹁
請

代
為
通
知
報
界
影
界
舊
日
好
友

吧
。
﹂

翻
開
舊
友
行
家
通
訊
錄
，
舊
友

一
一
點
名
，
原
來
舊
日
行
家
好

友
，
大
半
已
往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報

到
，
無
須
勞
煩
通
知
了
。
想
想
自

己
也
是
老
弱
傷
病
殘
的
風
燭
一

輩
，
退
休
也
已
數
載
，
晴
天
望

遠
，
白
雲
飄
處
也
常
見
野
鶴
飛

翔
，
頻
頻
展
翅
招
手
，
叫
余
也
早

赴
西
方
會
見
老
友
可
也
。
世
事
如

此
，
歲
月
奔
流
，
人
生
一
定
是
這
樣
走
完
的
，

無
須
惋
惜
唏
噓
了
。

翻
舊
友
錄
，
忽
看
到
廿
年
前
寫
下
的
南
宋
詞

人
朱
敦
儒
一
闋
長
短
句
，
詞
云
：

世
事
短
如
春
夢
，
人
情
薄
似
秋
雲
。
不
須
計

較
苦
勞
心
，
萬
事
原
來
有
命
。

幸
遇
三
杯
酒
美
，
況
逢
一
朵
花
新
，
片
時
歡

笑
且
相
親
，
明
日
陰
晴
未
定
。

是
的
，
人
生
行
一
步
算
一
步
，
管
他
陰
晴
做

甚
？
早
年
常
嘆
西
出
陽
關
無
故
人
，
今
日
則
覺

何
須
西
出
，
環
伺
身
畔
已
不
剩
故
人
幾
許
，
提

起
電
話
找
個
知
己
傾
訴
，
也
不
知
可
撥
向
誰

了
。老

來
淡
薄
，
家
徒
四
壁
，
土
牆
上
只
掛
有
在

電
影
公
司
時
老
友
蔡
瀾
所
贈
豐
子
愷
真
蹟
一

幅
，
上
題
古
詩
為
：

夜
雨
剪
春

，
新
炊
間
黃
粱
。
主
稱
會
面

難
，
一
舉
累
十
觴
。
十
觴
亦
不
醉
，
感
子
故
意

長
。
明
日
隔
山
岳
，
世
事
兩
茫
茫
。

好
一
個
﹁
世
事
兩
茫
茫
﹂
啊
。

世事兩茫茫
阿　杜

杜亦
有道

從
歐
洲
黑
海
經
裡
海
向
青
藏
高
原
拉
一
條
向
下
彎
的
弧
線
，
太
古
時
代
是

一
個
古
地
中
海
，
這
個
地
質
結
構
特
殊
的
地
區
，
被
稱
為
特
提
斯
構
造
域
，

在
上
世
紀
的
八
十
年
代
世
界
已
探
明
的
常
規
油
氣
儲
量
中
，
按
其
所
劃
分
的

全
球
四
大
油
氣
領
域
，
特
提
斯
構
造
域
面
積
佔
全
球
的
百
分
之
十
七
，
而
油

氣
儲
量
佔
全
球
的
百
分
之
六
十
八
。
，
其
中
阿
拉
伯
板
塊
上
的
十
個
盆
地

︵
不
包
括
前
扎
格
羅
斯
盆
地
︶
約
佔
百
分
之
六
十
，
特
提
斯
構
造
域
內
的
六
十
三

個
盆
地
約
佔
百
分
之
四
十
。

找
石
油
，
就
是
要
找
五
億
多
年
前
寒
武
紀
古
代
海
洋
底
部
盆
地
的
地
質
結
構
，

中
東
地
區
的
油
田
結
構
就
是
這
樣
的
結
構
。

珠
穆
朗
瑪
峰
地
區
在
中
生
代
︵
二
點
二
五
億
年
︶
時
，
位
於
南
緯
二
十
四
度
，

是
一
個
熱
帶
地
區
，
寒
武
紀
之
後
的
二

紀
，
海
底
有
豐
富
的
海
藻
和
生
物
沉

積
，
相
關
的
地
層
結
構
厚
一
萬
二
千
米
，
這
個
海
底
盆
地
後
來
才
逐
漸
移
至
現
在

的
北
緯
二
十
八
點
六
度
，
說
明
中
生
代
時
喜
瑪
拉
雅
山
地
區
處
於
熱
帶
地
區
。
西

藏
地
區
地
質
歷
史
上
是
海
盆
地
區
，
以
後
才
逐
漸
隆
起
形
成
青
藏
高
原
。
西
藏
盆

地
北
至
新
疆
南
部
，
東
至
滇
西
、
青
海
南
部
，
面
積
很
大
。
西
藏
地
區
如
果
從
寒

武
紀
生
物
大
爆
發
算
起
，
至
六
千
五
百
萬
年
前
海
洋
從
西
藏
地
區
徹
底
退
出
，
這

期
間
近
五
點
五
億
年
的
時
間
都
處
於
熱
帶
、
亞
熱
帶
海
洋
下
面
。
這
一
地
區
的
海

相
沉
積
層
肯
定
超
過
一
點
二
萬
米
。
而
新
疆
塔
里
木
地
區
從
寒
武
紀
到
志
留
紀
的

海
相
沉
積
層
僅
一
千
米
。
所
以
，
西
藏
地
區
形
成
石
油
的
機
會
比
新
疆
還
要
高
。

特
提
斯
構
造
域
的
東
段
︵
中
亞
和
東
南
亞
段
︶
在
地
理
位
置
上
包
括
了
中
國
的

大
部
及
泰
國
、
緬
甸
、
馬
來
西
亞
和
印
度
尼
西
亞
等
地
。
青
藏
高
原
是
其
主
體
，

也
是
世
界
上
形
成
時
代
最
新
、
面
積
最
大
的
高
原
，
其
地
質
構
造
之
複
雜
、
地
殼

活
動
之
強
烈
、
地
質
現
象
之
豐
富
為
世
界
所
罕
見
，
是
研
究
構
造
地
質
、
發
展
板

塊
構
造
理
論
、
深
化
特
提
斯
域
構
造
認
識
難
得
的
理
想
地
區
，
因
此
被
稱
之
為
了

解
和
認
識
全
球
構
造
演
化
的
窗
口
。

我
國
是
世
界
上
第
三
凍
土
大
國
，
二
百
一
十
五
萬
平
方
公
里
、
佔
國
土
總
面
積
百
分
之
二

十
二
點
四
的
大
片
多
年
凍
土
下
，
藏
有
許
多
未
知
的
寶
藏
。
中
國
已
經
在
青
藏
高
原
和
東
北

兩
個
凍
土
帶
進
行
了
一
次
大
範
圍
地
質
考
察
，
深
入
祁
連
山
、
青
藏
高
原
腹
地
羌
塘
盆
地
，

取
得
第
一
手
資
料
，
並
據
此
編
制
出
我
國
凍
土
區
首
張
﹁
可
燃
冰
藏
寶
圖
﹂。

新
華
社
報
道
說
，
儲
藏
有
大
量
原
油
的
羌
塘
盆
地
延
綿
藏
北
一
百
多
公
里
。
據
石
油
專
家

預
計
，
原
油
儲
藏
量
可
能
多
達
上
億
噸
。
不
過
，
石
油
專
家
認
為
，
在
西
藏
開
採
原
油
並
非

易
事
。

藏
北
羌
塘
盆
地
海
拔
約
五
千
多
米
，
冬
季
異
常
寒
冷
，
而
原
油
儲
藏
深
埋
地
下
，
究
竟
有

多
深
，
有
需
要
為
西
藏
地
區
作
一
次
C
T
的
透
視
，
要
打
幾
千
公
尺
的
勘
探
井
。
中
國
已
有

青
藏
鐵
路
經
過
那
曲
、
當
雄
，
開
入
西
藏
羌
塘
草
原
區
，
開
採
石
油
已
有
物
質
條
件
。
中
國

要
成
為
一
個
現
代
化
的
國
家
，
遇
到
了
能
源
瓶
頸
，
擴
大
找
尋
自
己
的
能
源
儲
備
，
相
當
重

要
，
否
則
將
來
的
工
農
業
發
展
就
沒
有
後
勁
。

中國的能源希望在藏北
范　舉

古今
談

近
日
的
熱
話
是
﹁
資
本

主
義
病
了
﹂。
各
國
領
導
人

眾
多
聰
明
的
腦
袋
放
到
一

起
，
談
貧
富
懸
殊
或
貧
富

差
距
拉
闊
談
了
這
許
多

年
，
問
題
不
但
不
能
獲
得
解

決
，
鴻
溝
只
有
越
拉
越
闊
。
資

本
主
義
自
由
市
場
，
信
奉
追
求

一
己
最
大
的
利
益
；
經
過
連
番

淘
汰
以
後
，
小
部
分
人
成
功
獲

分
配
了
較
大
份
的
利
益
與
資

源
；
控
制
較
多
資
源
的
人
，
其

累
積
財
富
能
力
以
及
為
自
己

︵
以
及
其
階
級
︶
製
造
進
一
步
創

富
條
件
的
能
力
也
必
然
更
高
，

貧
富
懸
殊
必
然
出
現
及
持
續
自

是
不
難
理
解
。

以
追
逐
最
高
私
利
為
原
則
，

會
誘
發
市
場
壟
斷
、
社
會
資
源

過
度
消
耗
、
分
配
不
公⋯

⋯

的

後
果
。
於
是
就
產
生
了
資
本
主

義
私
利
部
分
過
度
膨
脹
，
最
終

不
符
合
社
會
整
體
利
益
的
討

論
。
有
倡
議
認
為
成
功
的
資
本
主
義
，
還
需

要
有
更
廣
泛
的
道
德
觀
念
，
換
句
話
說
要
為

社
會
整
體
利
益

想
。
表
面
看
是
為
社
會
整

體
利
益
，
背
後
離
不
開
：
既
得
利
益
者
的
主

導
地
位
持
續
，
以
及
要
繼
續
進
行
剝
削
。

如
果
說
得
再
坦
白
點
是
，
鼓
吹
絕
對
資
本

主
義
自
由
市
場
的
也
開
始
意
識
到
，
一
層
再

一
層
的
剝
削
下
來
，
發
達
國
家
即
使
不
停
地

向
不
同
的
落
後
地
區
的
人
民
和
資
源
進
行
剝

削
尋
租
活
動
，
最
終
必
然
有
耗
盡
的
一
天
。

於
是
為
了
既
得
利
益
者
進
行
剝
削
的
﹁
可
持

續
發
展
﹂
切
莫
殺
雞
取
卵
，
即
使
剝
削
，
是

否
可
以
進
行
得
較
有
道
德
良
心
？
　

也
許
有
人
以
為
，
主
張
負
責
任
的
資
本
主

義
形
式
的
人
，
實
際
可
能
是
出
於
真
心
好

意
。
但
只
要
同
時
存
在
負
責
任
與
不
負
責
任

的
資
本
主
義
兩
種
形
式
，
基
於
前
者
的
生
產

成
本
必
定
比
後
者
為
高
，
又
或
者
一
些
落
後

國
家
的
領
導
人
考
慮
實
際
的
原
因
而
甘
於
被

不
負
責
任
地
剝
削
，
所
謂
負
責
任
的
資
本
主

義
最
終
也
有
需
要
投
降
的
一
日
。

負責任的資本主義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上
周
我
的
奧
斯
卡
預
測
，

可
算
中
規
中
矩
吧
，
一
如
所

料
，
是
︽
星
光
夢
裡
人
︾
和

︽
雨
果
的
巴
黎
奇
幻
歷
險
︾
之

爭
，
各
贏
五
項
。
最
佳
電

影
、
影
后
、
最
佳
原
著
劇
本
、
最

佳
外
語
片
我
都
猜
對
了
，
可
是
最

佳
導
演
、
影
帝
、
最
佳
紀
錄
片
就

猜
錯
了
。
老
實
說
，
這
樣
的
最
終

得
獎
結
果
，
我
不
是
十
分
滿
意
，

一
如
去
年
︽
皇
上
無
話
兒
︾
勝

出
，
也
教
人
無
言
以
對
。

奧
斯
卡
最
佳
電
影
中
，
只
有
兩

部
是
默
片
，
一
是
一
九
二
七
年
第

一
屆
的
︽
鐵
翼
雄
風
︾，
二
是
今
屆

的
︽
星
光
夢
裡
人
︾。
後
者
的
劇
情

可
以
以
五
句
話
說
完
：
一
個
成
功

的
男
明
星
。
一
個
想
入
電
影
行
的
普
通
女
子
。

男
明
星
失
敗
了
。
普
通
女
子
成
功
了
。
男
明
星

得
普
通
女
子
之
助
一
起
成
功
了
。

當
然
，
今
時
今
日
還
用
默
片
形
式
，
是
刻
意

懷
舊
，
也
引
來
一
點
討
論
話
題
，
電
影
也
有
一

些
片
段
，
反
思
聲
與
畫
的
關
係
，
是
可
取
的
。

導
演
自
言
受
不
少
名
導
的
影
響
，
當
中
有
希
治

閣
︵A

lfred
H
itch

cock

，
用
了
︽
迷
魂
記
︾

V
ertigo

的
配
樂
︶、
弗
烈
茲
朗
︵Fritz

L
ang

︶、

福
特
︵Joh

n
F
ord

︶
、
劉
別
謙
︵E

rn
st

L
ubitsch

︶、
茂
瑙
︵F.W

.
M
urnau

︶
和
比
利

懷
德
︵B

illy
W
ilder

，
當
然
少
不
了
︽
日
落
大

道
︾Sunset

B
oulevard

︶，
但
明
眼
人
可
以
看

到
︽
星
光
夢
裡
人
︾
難
入
偉
大
作
品
之
列
。

反
之
，
︽
雨
果
的
巴
黎
奇
幻
歷
險
︾
用

3D

，
是
銳
意
前
進
，
但
馬
田
史
高
西
斯
創
新

時
不
忘
故
舊
，
其
實
新
與
舊
之
間
的
辯
證
對
話

更
為
深
刻
。

︽
星
光
夢
裡
人
︾
大
勝
，
引
證
了
一
些
現

象
，
例
如
現
在
的
電
影
很
倚
靠
演
員
的
發
揮
，

不
是
電
影
提
攜
演
員
，
而
是
演
員
拯
救
電
影

︵
順
帶
一
提
：
可
以
想
像
不
是
梅
莉
史
翠
普
的

話
，
︽
鐵
娘
子—

戴
卓
爾
夫
人
傳
︾
會
落
得

怎
樣
的
田
地
︶。
另
外
，
兩
部
各
贏
五
個
獎
項

的
電
影
，
都
回
頭
望
向
老
電
影
與
過
去
的
傳

統
，
而
且
同
樣
是
關
於
拍
電
影
的
影
片
，
表
明

大
家
都
在
反
思
之
中
。

星光夢裡人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一趟東北遊，歷時十四天，幾乎天天宴席，頓頓
酒肉。吃的都是學弟夫妻辛勤掙來的，老實話就我
這麼個賤命，還真是消受不起呢！因而記起《呂蒙
正趕齋》裡的一句唱詞，曰：「有朝一日時運轉，
朝天每日當過年。」我想，照我這情形，真要是
「朝天每日當過年」，那滋味也未必好受。進而想到
那些吃官宴的「公僕」們，難怪人家要叫苦不迭
了。就那麼個破胃，終日讓酒給泡 ，叫山珍海味
塞 ，誰吃得消？別說是「因公」了，就是因私又
如何？要知道，那可是「受罪」，是「玩命」啊，
可「刁民」們還不領情，不體恤，還一個勁地「起
哄」，硬要公開「三公經費」。當事者不是猶抱琵琶
半遮面，便是千呼萬喚不出來。據媒體披露，至今
還有十來家「強勢部門」在那兒硬扛 。一邊是民
怨鼎沸，追問詰責，一邊是官員憋屈，牴觸不已。
真搞不懂，咱這「國情」怎就恁地這般了呢？⋯⋯
呵呵，扯遠了，扯遠了，書歸正傳。
其實，到加格達奇那天，總共才吃了五天館子。

剛吃五天就叫饒，足見我這人注定就不是吃官宴的
命。
我們是清早到的。加格達奇是多民族混居的地區

首府，位於大興安嶺西南坡，鎮小秋深，霜重霧
濃，市井沉寂，寒意襲人，一望而知屬於欠發達地
區。因是途經，下車後還需換乘，我便趁 同伴們
打聽車票的當口，趕緊到站外去白相，看看有沒有
賣早點的攤販。
孰料，一跨出車站大門，便發現馬路對面有家賣

早點的小舖子，門楣上用紅漆寫 十分醒目的招
牌，曰：「大碴子粥」。
何謂「大碴子」？我一時甚為茫然。儘管聞所未

聞，但那一個「粥」字卻讓我心頭一喜。

粥，又名「稀飯」（全國很多地方都這麼叫），是
用小量的米，加上大量的水熬出來的。記憶中，它
是窮苦人家聊以度命的救命稻草。上世紀六十年代
那個著名的大饑饉過後，「度命」說逐漸淡出，代
之而起的是全新的意義──告別「度命」的人們，
從養生的角度重新對稀飯進行了再認識，認為它有
養胃健脾、利尿通便、去濁排毒的作用，長期適量
且有規律地食用，可獲長壽。最明顯的例子便是那
些過午不食的僧人。你看他們，一隻粥缽幾乎捧了
一生，可有幾人不是高壽的？近年來更有細心人發
現，愛吃稀飯的人，患胃潰瘍、胃癌的機率大大低
於其他人群。
科學開闊了視野，時代改變了「食代」。如今，

日常生活中，尤其是早餐，稀飯再次躍為不可或缺
之物。以武漢為例，雖然早餐的經典品種是熱乾
麵，但市民對稀飯幾乎無不情有獨鍾。機關團體，
部隊學校，廠礦單位，哪家食堂早點不供應稀飯
的？特別是居民住戶，誰家不是早起用電飯煲熬點
稀飯？每天早餐，端碗水稠米爛、清淡可口的稀
飯，配上油條、油餅，或者醬肉包子啥的，邊吃邊
喝，邊咽邊品，那個舒心，那份愜意，哪裡是可以
言傳的！多少年來，武漢人的腸胃就是這樣跟稀飯
結下不解之緣的。
至於我自己，從高中時代起，就天天離不開稀飯

了。記得一九六六年初冬我串連到蘭州，住在黃河
大橋附近的一所中學接待站裡，每天早餐啃硬邦邦
的玉米餅子，喝神仙湯，心中甚不受用。一天早
上，一個六七歲的小男孩，端碗大米稀飯站在我面
前，眼巴巴地瞅 我手裡的玉米餅子。我靈機一
動，提出用玉米餅子換他的稀飯，問他幹不幹？那
孩子立刻把稀飯遞給我，一把將玉米餅子奪了過

去。這一幕令我終生難忘。那時節年輕，哪裡知道
自己難以下嚥的玉米餅子，竟是蘭州孩子的美味佳
餚，更是甘肅父老的一番盛情，一片心意啊！
如今數十年過去，早餐必喝點稀飯的習慣，我已

保持了近半個世紀，腸胃早就非它莫屬了，正所謂
「一日不見，如隔三秋」，何況整整隔了五天？！

在我的一再堅持下，賢弟王傑終於讓步，同意加
格達奇這頓早餐一改酒肉葷腥，就去對面喝那不識
廬山真面目的大碴子粥。
舖子門面不敢恭維，但進深不小，進屋一看，裡

頭熱氣騰騰，人頭攢動，座無虛席。在老闆的竭力
安排下，我們好不容易才擠上桌。不等我們要的大
碴子粥端上來，我就迫不及待到他人碗裡去一窺究
竟。
原來，所謂「大碴子粥」，其實就是玉米粥。
玉米因為不太適合南方人的胃口，在我們南方是

不大算作正經糧食的，人們極少去吃它，多充作豬
飼料，人即使偶爾吃點，也多半是啃熟棒子，再不
就是把米粒磨成粉，或做粑粑，或攪糊糊，未聞其
他花樣。至於在北方，它也不過是一種蒸窩窩頭的
「粗糧」。因此，玉米粥也還是從未見識過的東西。
但是，稀罕固然稀罕，可基本的分子結構擺在那
裡，難不成玉米還能變了人參果？思想這麼一定
位，我想，玉米粥也就玉米味了，估計跟那窩窩
頭、玉米餅子、玉米羹沒什麼兩樣，不由得就有些
悔不當初的意思。
可是，當我硬起頭皮喝下第一口的時候，萬萬沒

有想到的是，加格達奇的玉米粥，竟是那樣的綿軟
可口，那樣的香噴噴！打個很不恰當的比喻，彷彿
文火煨爛了的黃豆一樣，與當年我在蘭州啃的玉米
餅子絕對不可同日而語。我一邊吃 小籠包子，一
邊喝 勝過大米稀飯的大碴子粥，心中那個爽，就
別提有多美了。不是山珍，勝似山珍，並非海味，
遠超海味，難怪本地人趨之若鶩呢！
那麼，加格達奇人又是如何將玉米粥做得如此可

人的呢？我實在琢磨不透，便向老闆請教。

忙得不可開交的老闆告訴我說，簡單得很，玉米
去皮，這粥就是用去了皮的玉米煮出來的。
老闆的話雖然輕描淡寫，卻讓我心頭一震！我

想，對玉米這種貌不驚人的穀物，對百姓能夠食用
去皮玉米這種「奢侈性」消費現象，對加格達奇的
所謂「欠發達」判斷，對北方人的生活方式的變
遷，以及由此給他們帶來的思想、文化、性格、情
感變化等等，也都得去重新再認識了。
當然，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對人的再認識。今天

的北方漢子，北方女人，你能僅用粗獷、野性去一
言以蔽之？就像這玉米，你看它樸實無華，似乎毫
不起眼，可一旦給它「去皮」試試？理性、開朗、
精明、厚道、賢淑、溫柔⋯⋯他們缺了哪一樣？又
有哪一樣比魚米之鄉的南方人遜色？
如此看來，玉米去皮，似乎蘊藏 一個哲理：包

括人類社會在內，是不是任何事物都怕「去皮」？
一旦去皮，大家就都赤條條了；一旦去皮，或原形
畢露，或光彩奪目；一旦去皮⋯⋯還能擺官宴，吃
官宴麼？
加格達奇一頓早餐，不僅讓我大飽口福，且去油

膩，長見識，悟世道，何其美哉快哉。

美餐加格達奇

■玉米粥。 網上圖片


